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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家”的固执
南开区咸阳路小学
五年（4）班 米思羽

她为我借来了舞鞋
和平区耀华小学六年（8）班 陈艺涵

舞鞋背后的手
和平区鞍山道小学五年（13）班 金修齐

窗外有“援兵”
河西区梅江天津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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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前夕的演出结束后，我叠
好蓝布围裙，上面两块酱油印子仍清
晰可见。

台下有人喊“武松真棒”，我却摸了
摸围裙，轻轻说了句：“谢谢你了，酒家。”

一个星期前，我还嫌这个角色太小。
“你扮演酒家。”老师把剧本递给

我，同学们哄笑起来。随后，“武松”在
课桌前抡起拳头，喊声震得教室嗡嗡
响。我只配站在两张课桌拼成的“柜
台”后面，一遍遍念着“客官，景阳冈上
有大虫”，声音软塌塌的。凭什么我就
不能演武松？

排练到第三天，我有点儿赌气，学
着老爷爷的腔调把声音压低：“不是小
老儿吓唬你，前几日刚有猎户寻着半
只被啃剩的草鞋。”“武松”听罢一拍桌
子，同学们都大声叫好。我心里美滋
滋的，原来我的台词，能让武松显得更
威风！

可这种得意没撑多久。课间休息
时我重读课文《景阳冈》，这一次只盯
着酒家的话：“三碗不过冈”“伤了十几
条人命”。每一句都是拦，可武松一句
也没听进去。我忽然打了个寒战：如
果武松不是英雄，只是一个喝了十八
碗酒的普通人呢？那只老虎已经伤了
几十条人命，他怎么可能会活着？这
个念头像一盆冷水浇下来。

第二天排练争夺酒碗那场戏，那个
念头又冒出来了——“武松”会死的！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心跳也开始加速。
声音又急又大：“那老虎已经伤了十几
条人命了，他们都没有回来！”我死死
攥住“武松”的袖口，争夺间，碗里的
“酒”——实为酱油兑的水，溅了出来，
在蓝布围裙上留下两处深痕。老师鼓
起掌来，说我入戏了。

当时，我只知道自己是真的怕他
去送死。那种怕，像一根针扎在胸口。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酒家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他见过被
咬伤的猎户，见过哭瞎眼睛的娘亲，也
一定见过空着手回来、浑身发抖的过
客。他一遍遍地拦，嗓子喊哑了也要
拦，可一些喝了酒的人偏不信。我突
然觉得，酒家不是窝囊，是固执：明知
道没用，却还是不肯闭嘴的固执。

第二天班会上，班主任说：“酒家
明明知道武松不会听，可他还是拦了
一次又一次。这种善良，比打虎更需
要勇气。”

我摸了摸剧本上“酒家”两个字，
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这个世界上，不
是每个人都能当武松，大多数人只是
配角，没有过人的武艺，没有主角的光
环，但是每一次阻拦、每一声提醒，都
是这世间最朴素的光。

演出结束之后，那两块酱油印子，
像两句台词，始终印在我心上，怎么也
洗不掉！

指导教师：田桂林

“六一”前夕那天放学时，我再次经
过校园的果树。夕阳把杏树、苹果树、
无花果树染成了金绿色，叶子在晚风里
沙沙作响，仿佛在庆贺我的演出成功。

当天下午学校举行课本剧展演，我
们组演《三国演义》片段，我扮演诸葛亮。

为了这次演出，我准备了两周多。
每天晚上对着镜子练台词，吃饭时拿筷
子当羽毛扇，梦里都在念“我自有妙
计”。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可心里还是
打鼓：万一在台上忘词怎么办？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舞台灯光打在
我脸上，台下黑压压的人，班主任举着手
机录像。我手心冒汗，腿也有些发软。
“报——”扮演士兵的浩浩冲上来，

“军师，曹操大军到！”该我说那句练了
上百遍的台词：“不必惊慌，我自有妙
计。”可我的嘴张了张，脑子一片空白。
那句台词像被风刮跑了，找不回来。

我愣在原地，羽毛扇都快捏断了，
额头的汗珠顺着脸颊淌。台下传来轻
轻的议论声，我的脸烫得像要烧起来。
浩浩朝我使眼色，嘴唇微动，可我还是
想不起一个字。

就在危急时刻，我的目光落到了窗
外。阳光洒在那排果树上，叶子挨挨挤
挤，绿得发亮。微风拂过，满树叶子轻
轻摇晃，像无数只小手在给我打气。我
忽然不那么慌了，该开花时开花，该长
叶时长叶，我为什么非要死记硬背呢？

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往前走了两
步，抬扇一指窗外，声音比刚才稳了许
多：“初夏风起，绿叶满枝。吾观天象，
今夜东南风大作，此乃天助我也！”说
完，我自己都愣住了，这根本不是原来
的台词！可台下的班主任眼睛亮了，轻
轻点了点头。

浩浩反应极快，立刻单膝跪地：“军
师妙算！”后面的演出顺极了，我不再死
记硬背，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演出了诸葛
亮的镇定。当我说到“草船借箭”时，顺
手拿起道具弓，用力一拉，“嘣”的一声
弦响，台下笑声和掌声响成一片。

演出结束后，班主任拍着我的肩
说：“那句‘初夏风起，绿叶满枝’，比原
台词还有味道，你演活了！”同学们围过
来，七嘴八舌夸我随机应变。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哪是我急中
生智，不过是窗外那一树树绿叶——它
们才是我真正的“援兵”！

指导教师：杨媛

音乐炸响，灯光刺眼。“六一”前
夕的啦啦操区赛体育馆里，我站在赛
场中央，脚上那双粉色舞鞋，稳稳地
托着我——这是陌生女孩满头大汗
为我借来的。

可就在赛前，我差点儿成了全队
的罪人。

候场区里，我翻遍背包才发现，
舞鞋竟然忘在了家里。此时，距离上
场只剩半小时。

我扑向领队，声音都哑了：“老师，
我把舞鞋忘在家里了！”老师急忙大喊
谁有备用鞋，队友们纷纷摇头。我的
心顿时像被拎了起来，空落落的。

这时，一个刚下台的外校女孩听
到喊声，忽然停下脚步，问我：“忘带
鞋了？”她二话不说，弯下腰一把脱掉
自己的鞋：“我穿38码，你试试？”可我
套进去，鞋大了一截，一走就掉。女
孩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眼睛一亮：“别
急，我们赛完了，肯定帮你借到。”话
音未落，她便转身冲进了自己校队的
人群中。

我蹲在原地，远远望着她。她在
人堆里钻来钻去，一会儿跑到这边弯
腰翻看什么，一会儿又被挤到那边。
有人冲她摆手，她摇摇头，又跑向另一
支队伍。她蹲下去翻一个大箱子，翻

完站起来，转身就往更远处冲，脚步越
来越急，马尾辫在脑后甩来甩去。
“最后一次提醒，准备上场！”我的

心揪紧了。就在这时，女孩猛地从人
堆里钻出来，朝我狂奔，差点儿被地上
的道具绊倒。她胸口剧烈起伏，手里
死死攥着一双粉色舞鞋，额前的碎发
湿答答地贴在脸上，一根鞋带还散着。
“找、找到了！37码，快换上！”她

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把鞋塞进我怀
里。她鼻尖上蹭了灰，却浑然不觉，
而且笑得很灿烂，眼尾的亮片被汗水
冲掉了一道。

我飞快换上，不大不小，刚刚
好。来不及说声“谢谢”，就被队友拽
上了场。赛场上，我跳跃、旋转，每一
步都像踩在一个陌生女孩的掌心上。

比赛结束，我在后台找到她。她
还躲在角落擦汗，脸上的妆花得一塌
糊涂。我走过去，紧紧抱了她一下。
她先是一愣，然后笑着拍拍我：“下次
别忘了啊！”我用力点头，眼眶发热。
她冲我咧嘴一笑，转身跑进人群。此
时，体育馆里的欢呼声、谁输谁赢，全
都不重要了。

我只记得，脚上那双借来的舞
鞋，比任何奖牌都沉！

指导教师：郑海童

“下一个节目，请准备——”
我站在幕布后面，掌心沁出细密

的汗珠。深吸一口气，目光落在脚上
的那双舞鞋：鞋尖上几道细密的针
脚，像是谁在那里缝进了星光。

而之前，这双鞋几乎让我崩溃。
“六一”前夕的北京，初夏的风裹

着槐花香，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远
行演出。最后一次排练时，我看见自
己右脚舞鞋的鞋尖裂开了一道大口
子。此时，距离正式演出只剩半天。

我抱着舞鞋蹲在后台角落，把脸
埋进膝盖，眼眶发烫。然后，跑了一
家小卖部，并且问遍所有带队老师，
没有找到针线包。汗水混着眼泪往
下掉，滴在鞋尖的裂口上……我想起
练功房里那些摔倒又爬起来的黄昏，
难道就因为一双鞋让表演出问题吗？
“你的鞋破了？”我抬头，一个穿

着演出服的姐姐正看着我，她身后还
站着几个同样素不相识的女孩，“我
们这两天总见面。”她蹲下来，仔细看
了看鞋尖的裂口，转身跟同伴商量了
几句，然后对我说“你等着”。这一
刻，后台所有的喧嚣忽然远了。

十分钟后，她们回来了——从道
具组借来一小卷舞台专用双面胶和
一块同色的缎面料头。那个姐姐利

落地剪下一小块缎面，小心翼翼地贴
在破洞内侧，又用胶带沿着鞋尖边缘
压了一圈，最后轻轻吹了吹，用手指
按了按边缘。动作又快又轻，像是在
完成一个精细的舞步。

她的手指很灵巧，像在跳一支无
声的舞。她轻声对我说：“放心，我们
比赛时也这么救过急。”那一刻，我的
眼眶又热了。

聚光灯亮起，我站在幕布后，指
尖微微发颤，音乐响起的瞬间，我深
吸一口气踏向舞台中央——脚尖触
地的那一瞬，心里忽然就安定了下
来。旋转、跳跃、落地，每一次足尖点
地，都仿佛能感觉到那一小块缎面传
来的踏实支撑，像是一个无声的拥
抱。裙摆扬起时，风掠过耳畔，台下
黑压压的观众像一片安静的海，而我
不再慌张。

掌声潮水般涌来时，我站在舞台
中央，忽然红了眼眶。聚光灯下，我
不再是那个被意外打垮的小女孩。

那几道应急的修补痕迹，成了我
舞鞋上特别的印记。这让我明白，真
正的成长，就藏在每一次不放弃的坚
持里，藏在那些素不相识的、温柔相
助的瞬间里。

指导教师：李美辰

“六一”的台前，光芒绽放；“六一”的幕后，汗水流淌。放学后回荡

在教室里的练习声，排练时一遍遍重复的走位动作，临上场前陌生同

学伸来的那双手……同学们发现，一些不曾被舞台灯光照亮过的点

滴，比最后的掌声更值得铭记，因为那是汗水与光芒交织的美好童年。


